從中西方的書院傳統談大學宿舍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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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大學的書院（college），很多人第一個直覺的印象便是聯想到英國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的書院。陳之藩先生在1970年前後所著《劍河倒影》對劍橋大學的書院有極生動與深刻的描述，看過陳先生筆下所描述的劍橋大學，無不心嚮往之。根據劍橋大學對書院的定義與介紹，書院是學生居住、飲食與社交的場所，而且學生可以在書院接受小組的教學（“A college is where students live, eat and socialize.  It is also the place where students receive small group teaching sessions, known as supervisions.”）。在書院內，教職員生來自不同領域，互相切磋，自由交換意見，甚至創造出許多新公司（“Within each college, staff and students of all disciplines are brought together.  This cross-fertilization has encouraged the free exchange of ideas which has led to the creation of a number of new companies.”）。
劍橋與牛津的書院不僅提供學生住宿、用餐與學習，而且書院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財團組織，有自己的財產與收入，書院有自己的職員，依據大學的規章，挑選自己的學生。每個學生要進入大學，必須同時申請書院及其專業學系，學生同時在書院及學系受教，學位則由大學授予。書院內有自己的圖書館、運動設施，甚至酒吧及戲院。書院也有學生社團及俱樂部，提供學生各種課外的活動。因此，這種書院其實就是學生的生活學習區。劍橋大學創立於1209年，今年將大事慶祝八百週年慶，而劍橋的傳奇與傳統，極大部分是由它的書院創造出來的。今年也是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兩百歲的誕辰紀念，達爾文出生於1809年，1827年進入劍橋，1831年畢業，他受到一位植物學教授John S. Henslow（兼劍橋植物園園長）啟迪甚深。Henslow推薦他參加小獵犬號（Beagle）於當年底到南美的航行，前後五年的航行期間，他蒐集許多標本，並與Henslow持續保持聯繫，也在日後促成他提出演化論的學說。他後來住在倫敦，並留下一句極堪玩味的名言：「在劍橋惟一看到的惡魔，就是在那裡實在是愉快過頭了！」（“The only evil found at Cambridge was its being too pleasant.”）
美國有許多大學承襲英國的書院制度，尤以長春藤大學為然。雖然不盡稱為書院（美國大學的 “College” 通常譯為「學院」，作為教學與研究的單位，相對於劍橋與牛津則為 “Faculty”），但亦有相似於書院之運作方式。此外，各大學大皆有所謂的兄弟會（fraternities）及姐妹會（sororities）的組織，兩者主要提供同性的大學部學生互助式的食宿及社交與學業活動。此種互助式的生活與學習，也有相互砥礪的效果。

其實，書院並不是英國大學的專利。中國早在北宋年間就已有了書院，所謂的四大書院，包括岳麓書院、應天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等，成立於公元977年至1035年間，較之牛津與劍橋大學更早。宋朝的理學大儒包括朱熹、程顥與程頤兩兄弟等，均在書院長期講學，當時的學生也都是吃住在書院，跟隨大師學習。更早之前，膾炙人口的「梁山伯與祝英台」愛情故事，發生於東晉，在民間流傳已有約1500年，山伯與英台同在杭州的萬松書院求學，同窗共讀，形影不離，同學三年，情深似海。孔子更遠在公元前500年即設立私塾，教導「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子弟三千，其中許多弟子，尤其是七十二門生，終日跟隨在孔子身邊，甚至隨孔子周遊列國。「論語」即是一部孔子與弟子言談的紀錄。孔子對弟子的教導，或許就是採用書院的方式。
不僅儒家如此，佛教亦然。「叢林」是佛教特有的名詞，通指禪宗的寺院，意指僧眾合居一處，猶如樹木聚集之叢林。叢林制度創始於唐朝的馬祖道一禪師（六祖慧能的再傳弟子）及其弟子百丈懷海禪師，距今已有一千兩百多年。百丈制立清規，後世沿襲而為叢林內眾僧參佛修行的規矩。易言之，叢林（寺院）實即僧侶居住修禪的處所，俾達到同修的效果。
雖然書院在中國是早已存在的學習場所與方式，並且在北宋年間大放異彩，但在近世早已式微，甚已不復聞。民國以來新式大學的設立，並未將書院這種兼具生活與學習的功能納入大學組織的體系，亦未參酌劍橋與牛津的書院制度在大學內試行。大學雖提供宿舍，但只是學生吃住的地方，而不具學習的功能。近年來，由於知識的多元化，大學科系分工愈細，不同科系的同學進住同一宿舍，雖然可經由日常的接觸與交往，了解彼此的專業，但宿舍並未提供共同學習的設施與資源。幾乎所有大學校園的設計，皆將宿舍生活區與系所的教室學習區分開。
其實，大學提供學生的教育，絕不單單只是專業知能，學生的思辨、表達、道德批判、組織企劃、國際化、拓展興趣等能力，都與專業知能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但這些能力都不是課堂或專業系所可以傳授的。這些能力，有些可以透過社團、活動或競賽等來培養，有些則更需要師生及同儕之間的互動與切磋才能深化。中國歷史上的書院，藉由師生的朝夕相處，學生耳聞目染的薰陶，自然在待人處世、應對進退的禮節上養成了優雅的態度與習慣，而讀書人或「士」也因此位列農工商之上，受到大家的尊敬。古人有云：「先學做人，再學做事」，正可說明品格的陶冶應列為教育之首位。藉由團體生活及共同學習，確可達到培養興趣、激發思想、擴大視野、淨化心靈及建立團體生活規範，甚至增進組織企劃能力之效益。
有鑑於此，當前台灣各大學的學生宿舍，其功能確有必要擴大，不宜只停留在提供學生吃住的設施與環境。最近有些大學開始嘗試設立書院，仿照英國制度，甄選學生入住書院，提供多面向的教育，訓練學生的思辨與表達能力，並加入服務學習、適應環境及增進國際視野的課程，以期培養具有多元智能的學生，這確是值得讚揚的改變。惟各大學的資源有限，要進行全面的書院教育，確是力有未逮，而且將住宿學生予以篩選或透過甄選而擇定少數同學進住書院，施予差別的教育，是否妥當，值得深思。個人認為，書院教育的提倡，有其正面的意義，各大學正可藉此機會重新審視其宿舍軟硬體的功能，配合其教育理念，將宿舍納入教育的體系，兼具生活、學習、社交、輔導等功能，使學生能均衡的發展，而大學也真正能達到培養全方位人才的教育目標。
宿舍功能的強化，包括軟硬體質與量的提昇。以硬體而言，一般大學學生宿舍，通常只提供寢室、餐廳及小型的交誼廳或會客廳，鮮少附設教室、會議室、閱讀室、研討室、圖書室或藝文空間等，而且交誼廳與會客廳的規模不大，無法做為較大型的互動空間，因此，教學、研討、輔導與社交的功能很難發揮。理想的宿舍甚至應包括戶外空間的使用規劃，而餐廳亦可提供多功能的用途，除了用餐時間外，亦可作為學生的公共空間，讓學生可以上網學習，可以討論交流，甚至作為展覽與演藝的場所，讓學生的動能與創意得以發揮。簡言之，宿舍學習與活動空間的擴大及功能與品質的提昇，應該可以作為宿舍硬體改造的第一步工程。

其次，宿舍區的學習與教育活動應作妥善的規劃與推行。理想中的活動可包括教師與輔導人員的進駐、諮商與輔導體系的建立、各式課程的開授（如：生活技能、藝文賞析、語文資訊、人際溝通、組織管理以及興趣培養等）、演講與對談的舉辦等，這些活動旨在透過近距離的接觸，深化人際之間的互動與交流，達到正式課堂授課無法達到的效果，而且宿舍的場景與教室的氛圍迥異，“育”的功能大於“教”的動作，值得推行。

此外，宿舍亦應提供學生培養自治能力與獨立成長的機會。宿舍自治會可讓學生透過訂立生活公約，自我管理，建立和諧優雅的生活環境，並藉由社團或小組的設立，同學可相互學習，建立友誼，增進知識與技能，並提昇溝通、思辨與領導的能力。經由社團的運作及活動的舉辦，宿舍即是一個小型的社會，有助於學生人格的養成，在校期間即已建立未來就業的準備。
大學的教育與宿舍的定位，受到當前社會急遽變遷的衝擊，確實有必要再度省思並作積極的因應。今年適逢劍橋大學書院成立800週年紀念，正是討論宿舍改造的契機，個人相信透過宿舍軟硬體的改造，讓宿舍生活與學習的質與量提昇，將可落實大學的全人教育，培養一流的人才，對社會與人類做出更多的貢獻。

